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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运用互信理论阐释以色列和哈马斯在面对共同威

胁时达成的有限合作，进而推导暂时性合作对塑造互信从而消除彼此

间持续性冲突的可能性。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迫使各国政

府在面临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实施防疫隔离措施，同时在疫情共同威

胁下也寻求多形式的抗疫合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疫情暴发之初就

宣布放弃冲突并寻求合作，然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却在合作态度上存

在波动。疫情初期，哈马斯拒绝与以色列合作抗疫，双方间的军事冲突

也没有停歇。随着疫情的加剧，哈马斯陆续释放与以色列开展抗疫合

作的信号，以色列继而修改了合作条件，彼此间达成了合作的第一阶段

计划。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合作非常罕见，双方抗疫合作能否拓展

到其他领域，进而达成促进区域和平之目的，仍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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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 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 对世界政

治的影响深远。截至 2020 年 7 月 28 日，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经突破 1630
万例，其中累计死亡超过 65 万例。① 新冠肺炎疫情既考验着世界各地卫生机构

的运转能力与各国防疫措施，也塑造着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在中东地区，截至

2020 年 7 月 28 日，以色列境内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 61，399 人，其中累计死亡

463 人。② 巴勒斯坦累计共确诊 13，457 人，其中死亡 80 人。③ 面对前所未有的

公共卫生威胁，以色列政府与巴勒斯坦政府在疫情暴发之初就寻求放弃冲突转

而选择合作来共同遏制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但同一时期，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

斯(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拒绝了以色列方面提出的抗疫合作，并将新冠肺

炎疫情在加沙的传播归结于以色列的长期封锁。双方的军事冲突仍时有发生。
然而，随着疫情的恶化，加沙地带医疗基础设施薄弱、医疗物资极度缺乏等问题

愈加凸显，由此哈马斯逐渐改变态度，释放愿与以色列进行合作的信号。在以色

列修改合作条件后，双方之间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合作方案。
解释国际合作的互信理论首先强调信任是促成国际行为体合作的基础。只

有先建立信任，才能达成合作; 没有信任，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长期和平。④ 互

信理论的第二个理论重心是在认可信任重要性的基础上，强调信任的达成来源

于反复互动⑤，且不否认引入第三方参与互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⑥。互信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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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理论重心是解读“信号”，强调误判和歪曲对方释放的合作信号( 哪怕是微

弱的) ，会破坏信任的达成。①

认同互信理论的研究将造成巴以关系困境的缘由部分归结为以色列领导人

没有主动防止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导致以色列高估自身所面临的危险，从而妨碍

了和平协议的达成。② 在互信理论的支持者看来，语言的不同是巴以很难互动的

原因，它阻碍了互信的建立。在信号解读层面，研究者将巴以之间无法达成互信

归咎于暴力循环导致对方的行为和意图易被解读为威胁，并因长期的厌恶感而

恶化彼此的不信任。③ 由于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所释放的合作信号均具有模糊

性和间歇性的特点，对于彼此的合作能否持续和拓展仍有待观察。鉴于以色列

和哈马斯之间的具体合作比较罕见，本文旨在通过互信理论来解释在共同威胁

之下有限合作达成的原因，并尝试推导暂时的合作是否有助于消除旧有的冲突，

甚至促进区域和平。

一、以色列和哈马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威胁的策略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长期互不信任，双方各自的政治和安全利益取向区别

较大甚至直接对立，在互动交往中普遍很难达成有效合作。新冠肺炎疫情给双

方带来共同新威胁的同时，也提供了二者建立政治和军事安全以外信任关系的

历史机遇。客观上看，以色列和控制加沙的哈马斯在卫生设施基础条件与防疫

能力方面差异较大，但双方仍旧根据自身政治特点，出台了有针对性的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的防控措施。
( 一) 以色列的防疫措施

以色列首次出现疫情是 2020 年 2 月 21 日。2 月底，来自以色列的专家一度

乐观地宣布将在口服疫苗研发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称一旦疫苗科研取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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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尽快获得审批。① 然而截至 7 月，全球新冠疫苗研发尚未进入上市阶段。3
月中旬后以色列确诊人数快速增加，相应的防疫控制措施逐步升级。为控制疫

情蔓延，以色列动用反恐侦查手段，使用电子设备和技术手段追寻实时个人位置

以追踪可能感染人群的活动轨迹。② 以色列政府于 3 月 18 日晚封闭进出以色列

通道，以色列所有航空公司停飞全部国际航班。③ 政府要求公民尽量减少外出，

或在外出时佩戴口罩，以阻止病毒的传播。10 人以上的集会被禁止，餐馆、咖啡

店和学校被要求关闭。尽管政府允许商店、市场等提供必须生活用品的营业场

所继续营业，但顾客之间必须保持两米以上间距。4 月，以色列度过了全境封锁

的逾越节。逾越节期间，以色列民众被要求待在家中，不得参加聚会。为了鼓舞

和稳定民心也为延长个人政治生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解释逾越节封锁

禁令时强调，在疫苗制造出来之前无法阻止病毒的扩散，为此，他将继续负责任

地管理一切事务，以保护人们的生命。④ 原本进入 5 月后，随着以色列确诊病例

增加速度放缓，政府开始逐步放松防控。但 6 月开始，以色列的疫情持续反弹，

内塔尼亚胡政府不得不在 7 月 17 日宣布一系列新的限制措施⑤，除了没有实施

全境封锁，严格程度基本接近 4 月的防控措施。
( 二) 加沙地带的防疫举措

与以色列相比，巴勒斯坦尤其是哈马斯所控制的加沙地带面临更为严峻的

疫情考验，其防疫水平和卫生机构运营情况都堪忧。2020 年 3 月 22 日，巴勒斯

坦地区首次出现两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据巴勒斯坦卫生部证实，两名患者系

从巴基斯坦拉合尔返回加沙后确诊感染。3 月 30 日，哈马斯宣布采取相关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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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加沙关闭了治下所有餐馆、咖啡馆、市场等场所，停办婚礼等聚众活动，中

止公开宗教活动。尽管没有完全关闭清真寺，但哈马斯当局呼吁信徒在家里

祈祷。①

相较于以色列完善的医疗卫生系统，整个加沙地带的状况却不容乐观。

首先，受制于以色列长期封锁所带来的贫困，拥有 200 万人口的加沙地带总

共只有 96 台医用呼吸机。② 同时，由于以色列出于防疫需要而关闭边界，禁

止不必要的车辆、人员流动后，哈马斯所控的加沙政府只能寻求外界人道主

义援助。其次，加沙的医疗设施极为不足，医疗水平极其落后。加沙地带现

有 30 家医院和诊所能为每千人提供 1．3 张床位，而以色列则可为每千人提

供 3．3 张床位，能提供的床位是前者的 2 倍多。③ 再次，加沙的供水量极度不

足，严重缺水将加剧疫情。加沙地带 90%的饮用水都是受过污染的水源，其洁

净程度无法满足人类饮用的需求。当以色列政府号召其民众每日进行多次洗

手以防止细菌传播之时，加沙连基本生活用水都十分短缺，这增加了防疫难

度。最后，历次巴以冲突所导致的难民大量聚集现状也会加速疫情的传播。以

加沙的沙堤( Al-Shati) 难民营为例，85，628 人挤在缺少食物和医药的 0．51 平方

公里的土地上④，所谓的“隔离”根本无法实现，不干预的结果只会让由疫情

蔓延。
疫情初期，双方长期以来彼此不信任的状态仍在延续。例如，以色列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声称愿就换回以方被俘士兵与哈马斯重启关于联合防疫的双边谈判，

但遭到哈马斯的拒绝。⑤ 而哈马斯则多次公开将疫情在加沙的暴发归咎于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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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长期占领。①

二、以色列和哈马斯的信任缺失

信任是国际关系中冲突双方解决冲突、走向合作的基本要素。彼此信任的

共有观念是建立信任的基础。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共有认知、共有知识是互

相建构的。② 共有观念在行为体双方不断互动下形成和发展，对合作的信念也是

如此。如果一个行为体想要采取偏向和平合作的行为，那么需要信任另一个行

为体，而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记录，也就是塑造共有认知和共有知识的过程，是

做出行为选择的深层依据。

( 一) 信任基础的缺失

托马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曾提出，信任与友谊应成为避免将现实政

治作为默认选项的强大动力因素。③ 换言之，新出现的信任有可能成为突破冲突

循环，走向合作乃至互相接纳的动因。国际关系行为体能够选择相信彼此的现

实主义逻辑在于利益融合，也就是说，彼此实现来自对方的信任期待是符合自己

的利益的。④ 因此，从理论上说，冲突中的双方只有找到共同利益才能建立互信

推动彼此合作。但受制于冲突的长期性，冲突双方已将不信任固化于彼此的认

知之中; 而不断升级的冲突的反复性又加深了对彼此不信任的程度，从而使得双

方寻找共同利益的难度持续增加。在用互信理论解释巴以困境方面，美国中东

研究学者谢里法·祖胡尔( Sherifa Zuhur) 认为，2008 年巴以和谈的推迟是由于以

色列在撤出部分巴方被占领土后又进行了再次占领，这破坏了信任的前景。而

哈马斯治下激进伊斯兰主义的盛行进一步削弱了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信任

构建。⑤

被占领土和其他地区的大多数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和抵抗组织长期宣扬“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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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以色列”的意识形态，恶化了以色列民众对巴勒斯坦长期不信任的状况。同

样，以色列的暴力回应也加深了巴勒斯坦民众对以色列的不信任。2010 年的民

调显示，巴勒斯坦只有 23%的民众认为以色列有权作为犹太民族的家园而生存，

而 66%的民众支持“巴勒斯坦人最终必须夺回整个土地”的立场。① 2015 年的民

调显示，尽管 62%的左派认为政府应当与巴勒斯坦人谈判从而达成和平协议，但

44%的中间派和右派却反对这一主张。反对者占到以色列成年犹太人口的

80%。② 可见，持久的冲突早已使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互不信任根深蒂

固。尽管哈马斯于 2017 年通过了新的《纲领及政策文件》，不再高呼“消灭以色

列”，转而谋求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和平相处的“巴勒斯坦国家”，但以色列仍然视

哈马斯为重要的安全威胁。
2006 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议会选举中赢得了胜利，并最终夺取了加沙的实

际控制权。哈马斯的政治目标就是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进而

消灭以色列。③ 根据以色列学者的记载，自哈马斯获得议会选举成功后，每隔一

两年，就会连续几周或几个月向以色列城市发射数百上千枚火箭弹。每当出现

这种情况，以色列都会进行报复，双方甚至会发生大规模冲突。在以色列方面看

来，由于哈马斯想阻止以色列国防军进入加沙，并试图对以色列造成尽可能大的

伤亡，才导致恶战不断。双方在主权和安全方面都无法取得实质性的互信。几

乎每一次冲突发生之后，双方都会接受暂时停火，继续等待下一轮冲突的到来，

并且冲突也真的会卷土重来。④ 以色列一向有着一种“病态的不安全感”⑤，即

对以色列安全的重视与担心常常超过其他政治议题。而哈马斯的强硬反犹、反
以、反和平进程立场，特别是屡屡对以色列发动难以预测的武装行动，似乎反证

了以色列民众的心理安全威胁。⑥ 由此可见，信任基础缺失固化了哈马斯与以色

列之间的冲突和对立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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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共有观念的“冲突化”
共有观念是行为体通过实践活动产生互动机制，形成共有的理解和期望。

哈马斯与以色列长期冲突，双方均将对方视为敌人，使得彼此的共有观念偏向对

抗。对手关系的共有观念涉及恐惧自身利益受损和敌对方获益，这种观念更多

体现在不信任式的猜忌上。哈马斯和以色列认为对方是“对手”的共有观念深植

于双方社会。从互信理论来看，这种共有观念的互动模式相当于通过与对手的

互动而形成认知图像，这些认知图像塑造起对另一个国家可信赖度的看法。①

旧有的冲突惯性会阻碍在新的共同威胁下及时转向精诚合作的灵敏度。与

敌对势力关系的旧有印象，对形成和复制对方形象至关重要。过去的错误、失

败、屈辱等记忆固化对手对自己的国家造成的伤害印象，造成决策者面对困境时

可能选择延续旧有的敌对政策。这种根植于以往冲突的根本性偏见，即特定行

为者被视为具有威胁、不可信任的“意识形态上的原教旨主义”②。哈马斯和以

色列为数不多的合作也反复无常，无疑与顽疾密切相关。比如在中东疫情严重

的 4 月，尽管哈马斯开始释放与以色列合作抗疫的信号，但却因其与以色列方面

进行视频会议而被巴勒斯坦定性为“叛国”③。

信任的达成取决于行为体双方有可以推动合作的共同利益，也取决于信任

主体对另一方的预期，包括对方行为的可预测性，对方意图的善意与否，判断对

方会不会“加害”于己方，会不会在合作中“背叛”自己。④ 长期的冲突惯性导致

哈马斯与以色列深深的不信任感，双方对于占领、爆炸、冲突、袭击的印象已经固

化于心，所以当新冠肺炎开始在巴勒斯坦流行之时，哈马斯乃至整个巴勒斯坦都

有将以色列的长期占领视为疫情暴发罪魁祸首的声音。

( 三) 破碎而模糊的互动信号: 新共有观念的形成

信任不是一蹴而就的，建立互信需要行为体在彼此之间进行良性互动。信

号是可观察的特征，释放信号的目的是行为体为改变接收者某些行事方式⑤，为

良性互动创造有利条件。在交流试探的过程中，原本对抗的行为体彼此需要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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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信号使对方了解自己的意图，从而逐步建立互信。对长久的对手而言，这很困

难。深陷冲突关系的行为体双方若想要建立信任、促成合作，需要在彼此之间释

放“诚意信号”①，即这种信号既要包括意图的真诚性也要包括行为体自身的诚

信，避免因对对手的不信任感而“误解”自己的合作意愿，从而避免让对方继续陷

入已有的思维定式，继而形成新的、有合作意向的共有观念。( 见图 1)

图 1 信任、共有观念、诚意信号和合作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当新冠疫情刚开始肆虐之时，以色列国防部长表达了想要与哈马斯进行和

谈从而控制疫情在加沙暴发的愿望，但却被哈马斯拒绝。随着疫情的加剧，哈马

斯转而表示愿意与以色列进行相关卫生合作，但仍强调是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导

致加沙疫情的暴发。同时，哈马斯相关领导人在释放与以色列善意合作的信号

之时，又威胁如若以色列不能满足加沙所需的医疗物资就会彻底消灭以色列。
这种夹杂着善意的合作与恶意的威胁、时而愿意时而又反对的模糊且破碎的“信

号”，使得哈马斯合作信号背后的真正意图备受质疑。
罗伯特·杰维斯( Ｒobert Jervis) 的信号理论认为，在一个有噪声的环境中发

出的模糊信号特别容易被扭曲。② 模糊信号会影响交流效果，以致于常年冲突的

双方难以走向妥协。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信号过于模糊，甚至无法令以色列确认

对方是否提出了试探性提议。哈马斯所释放的“冲突”信号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

“合作”信号，会造成其互动信号在混乱环境中被扭曲。
哈马斯事实上在既释放暗含冲突色彩的信号，又矛盾地试图发出表示合作

的模糊信号。在相互不信任的国际行为体之间，想要建立信任、促成合作，需要

至少有一方行为体经历一次“黑暗飞行”，即破除心理的障碍，突破恐惧的障碍以

及被欺骗、被拒绝的障碍，在“充满敌意的黑暗中”③来主动释放出善意的信号。

·25·

①

②

③

尹继武:《诚意信号表达与中国外交的战略匹配》，载《外交评论》2015 年第 3 期，第21 页。
［美〗罗伯特·杰维斯:《信号与欺骗: 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徐进译，北京: 中央编译

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00－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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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善意的信号在多大程度上能被互动的另一方所理解，受制于能够在发送

方和接收方之间维系信任关系的纽带。
以色列南部城市斯德洛特和数个边境社区在 2020 年 3 月 27 日受到来自加

沙地带的火箭弹攻击，没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道。以色列“铁穹”防御系

统拦截了从加沙地带发射到以色列的 90%火箭，但其中两枚击中了斯德洛特市

内的房屋和操场。以色列随后对此做出反应，其发射的一枚火箭弹击中了哈马

斯的一个哨所。以色列此举的目的是传达其随时都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并

且不会容忍任何将该地区拖入军事冲突企图的信号。哈马斯则声称该袭击是某

激进圣战组织所为，表示不会对此事负责。① 哈马斯在疫情暴发之际仍旧使用武

力，无疑会对双方之间本就脆弱的信任增加新的压力，导致善意的合作信号在冲

突的环境中被淹没。当信号回应者对于发出者信号没有给出预期的回应时，信

号发出者会给出更模糊的信号，进而使合作前景暗淡。因为在缺乏令人信服的

良性互动的条件下，一方行为体在黑暗中飞行并把自己暴露给对手是不可能的。
国际行为体之间的“敌人”形象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信念，即国家出面，通过行

动表明它对另一个国家具有敌意，而一旦敌人观念形成甚至固化，则通过信任来

实现和解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在“敌人”信念格局下，和解举动即便是策略，也

有很大概率会被解读为软弱的标志。② 哈马斯拒绝过以色列所提出的抗疫合作

建议，所以当其再次提出和以色列进行卫生合作时，就不能确定以色列是否也会

选择拒绝。主动和解与哈马斯过去宣称的“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强硬形象

不符，这可能会被外界误认为哈马斯展现出软弱。故而，哈马斯在就达成卫生抗

疫合作与以色列进行谈判过程中，会不时展现出不放弃“消灭以色列”的矛盾

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杰维斯还指出，信号的模糊也可以有助于长期冲突的双方讨

价还价。③ 哈马斯渴望释放被以色列关押的囚犯，其在与以色列进行谈判之时，

便开出了长达 250 人的要求被释放的人员名单。④ 同时，哈马斯也希望从以色列

·35·

①

②

③

④

Yaniv Kubovich，“Ｒocket Exchange With Gaza Signals Israel Won＇t Hesitate to Act Desp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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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更多的试剂检测盒，来防止新冠病毒在加沙的大规模传播。而以色列希望

获取两名失踪士兵的信息，这与哈马斯开出的 250 人释放名单差距甚大。同时，

新冠疫情大流行也对以色列自身医疗体系的运转带来巨大压力，与哈马斯的卫

生合作对缓解上述压力的作用有限。由此，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抗疫合作始终处

于激烈博弈之中。

三、试探中艰难前行的抗疫合作

在人类历史上，冲突的长期化所形成的共有观念即使被突发的新兴公共卫

生危机所打破，短暂的合作与妥协也未必能够彻底消除冲突，甚至有可能诱发新

一轮的冲突与暴力活动。① 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暴发的西班牙大流感虽然提

前结束了战争，却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二战的爆发。② 这里值得诘问的是，此次

全球大流行的疫情是否能够与以往的人类历史记录相悖，反而为长期冲突的双

方提供合作的转机。至少目前看来，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抗疫合作尽管经历

反复博弈，但确实有一定的初步合作成果。③

( 一) 哈马斯与以色列抗疫合作的演变( 2020 年 4 月至 6 月)

哈马斯与以色列在 2020 年 4 月至 6 月间偶现防治疫情合作，然而这种合作

总体上是琐碎的、不成体系的( 见表 1) 。4 月 1 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声称，以方愿

意与哈马斯重启双边谈判，但以方也有自己的人道主义要求，即释放 2014 年加沙

战争中被俘的以色列公民。哈马斯发言人声称，若想交换被俘的以色列士兵就

需要彼此交换囚犯，哈马斯并不会通过索取人道主义救助的方式释放以色列俘

虏，因以色列已经封锁加沙长达 13 年之久，以方需要承担新型冠状肺炎在加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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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的后果。① 2020 年 4 月 8 日，哈马斯又声称做好了和以色列交换囚犯的准

备。② 4 月 13 日，消息人士声称，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的合作谈判都十分严肃认

真，也都抱有乐观心态。双方通过埃及、俄罗斯等进行斡旋，通过电话完成信息

交换。③ 4 月 14 日，双方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会释放在其监狱里关押的老、
弱、孕妇等囚犯，而哈马斯也会提供以方失踪公民的相关信息。④

此后，哈马斯方面释放的合作信号频次渐强。4 月 17 日，哈马斯政治处负责

人穆萨·杜丁( Musa Dudin) 声称，哈马斯已经通过斡旋方交送给以方拟交换囚

犯名单，他责难以色列却对此不太热情。⑤ 同日，哈马斯称，关于促成以色列释放

在押的妇女及患病囚犯的人道主义协议仍在酝酿之中。⑥ 4 月 19 日，加沙的哈马

斯副负责人哈利勒·海亚( Khalil al-Hayya) 继续声称，以色列是新冠在加沙大流

行的责任者，并以此要求以色列必须为救援物资进入加沙提供便利。同日，哈马

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也放出信号称谈判条件已经成熟，不要让机会转瞬即

逝。⑦ 以色列方面既接收着哈马斯释放的信号，同时也并未放松提防来自哈马

斯的安全威胁。4 月 22 日，以色列国家安全机构辛贝特声称，逮捕了三名哈马

斯恐怖分子。他们在互联网上下载制作炸药的视频，并购买制作炸药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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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2020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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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化学物质，他们是在试图袭击西岸以色列目标之前被捕的。① 同日，以

色列官员承认与哈马斯就囚犯交换展开谈判，并对未来保持乐观。② 其间，以色

列军队南方司令部司令艾亚尔·扎米尔( Eyal Zamir) 将军接到命令，负责制定

对加沙士兵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同时向加沙地带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提供人

道主义援助的计划。该计划将对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士兵进行新冠测试，以色

列国防部的相关机构将通过埃雷兹过境点将样品带到特里芬进行化验。遗憾

的是，不久之后，以色列国防部长就命令在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士兵停止新冠病

毒测试。③

2020 年 4 月 23 日，转机很快再次出现，哈马斯在埃及的斡旋下声称就交换

囚犯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将增加，最终的谈判结果取决于以色列的新一届政府。④

哈马斯方面于 4 月 25 日声称将会与以色列新一届政府就释放彼此的囚犯达成

协议。4 月 30 日，双方达成相关协议的势头有所增长。⑤

然而，安全局势的变化抑制了合作势头的继续。5 月 3 日，哈马斯高级官员

声称，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回被以方关押的巴囚犯，只是不想通过媒体来透

露细节。以色列国防部长却拒绝透露任何相关的实质性进展，并称“不愿意释放

谋杀犯”。⑥ 5 月 6 日，加沙地带发射的一枚火箭弹击中以色列阿什克隆地区，无

报告伤亡。以色列国防军随即发起反击，据称，“坦克炮击了三个加沙北部的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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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军事阵地”①。即便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以色列国内坚持因抗疫需要与哈

马斯合作的声音仍然存在。一位曾参与 2011 年释放吉拉德·沙利特 ( Gilad
Shalit) 交易的摩萨德前高级官员在接受采访时仍对哈以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保持乐观。② 2020 年 5 月 7 日，媒体报道以色列高规格的安全内阁数月来首次召

开会议，或就与哈马斯互换囚犯展开讨论。③ 但同日，哈马斯官员否认有关与以

色列进行囚犯交换谈判进展的报道，并表示“双方没有真正建立联系，以方也没

有派协调人来认真讨论该问题”④。
此后，双方抗疫合作出现了更为积极的第三方参与者，内部希望继续引入更

多第三方力量的意愿也有增强。5 月 9 日，哈马斯官员声称，双方在埃及、瑞士和

德国的斡旋下谈判有所进展。⑤ 5 月 17 日，哈马斯发言人阿卜杜·拉提夫·卡努

( Abdel Latif al-Qanou) 呼吁国际人权组织、人道主义和卫生组织对以色列施加压

力，以释放被其囚禁在监狱中的巴勒斯坦儿童。⑥

以色列政府愈加右翼的转向和推进吞并西岸的计划减缓了哈马斯和以色列

合作抗疫的势头。5 月 20 日，哈马斯发言人称新组成的以色列极右翼政府将加

剧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挑战。⑦ 6 月 3 日，哈马斯发言人呼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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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全国打击以色列吞并西岸计划的共识采取行动。① 6 月 5 日，哈马斯新闻发言

人强调抵抗是阻止以色列吞并西岸计划的一种战略手段。② 6 月 6 日，哈马斯领

导人重申民族团结的重要性。③ 6 月 10 日，哈马斯领导人呼吁阿拉伯和伊斯兰国

家领导人以 及 世 界 自 由 人 民 立 即 采 取 行 动，以 对 抗 以 色 列 种 族 主 义 的 吞 并

计划。④

但疫情带来的威胁是具体的，抗疫的需求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民

息息相关。经济条件不佳的一方处境是矛盾的。尽管他们确实需要条件好的一

方来辅助防治疫情，但一旦发生触及根本性利益的挑衅行为，他们在道义、情感

上都很难坐视。6 月 13 日，消息人士称欧菲尔监狱( Ofer Prison) 被囚禁的哈马斯

领导人与以色列监狱高级服务官员达成了改善巴勒斯坦囚犯生活条件的协议。⑤

6 月 14 日，带有爆炸装置的气球在加沙以东的以色列小镇被发现。据称，因新冠

肺炎疫情而停止的加沙边境的抗议活动将有可能恢复。一位哈马斯官员声称，

加沙抗议每周组织委员会有权恢复在边境围墙上的抗议和夜间活动，并补充说

这是合法的抵抗工具。他认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色列执行停火协

议所达成的谅解。⑥ 同日，哈马斯威胁如果不让卡塔尔的援助资金进入加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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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抗议行动将会重启，哈马斯会派遣人员“渗透”边境墙，并进入以色列。① 6 月

15 日，在联合国特使与卡塔尔特使的调解下，以色列与哈马斯谈判后将允许卡塔

尔于一周后向加沙地带援助 5，000 万美元。② 虽然同意外部力量经济援助加沙

抗击疫情，但以色列仍然没有放弃军事上继续打击哈马斯。在接待卡塔尔特使

的同日，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发射火箭弹，以报复哈马斯 5 月 6 日以来对以色列

南部的火箭弹袭击。③ 6 月 17 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声称几周前成功阻止了哈马斯

海军突击队从西奈半岛北部穿过地中海走私武器的企图。军方宣布会继续与辛

贝特联手阻止壮大加沙恐怖主义势力的走私活动。④ 总体来看，哈马斯和以色列

双方反复博弈的原因既取决于彼此的合作目的与顾虑不同，更根植于彼此之间

长久的不信任。

表 1 哈马斯和以色列抗疫合作互动对照表

时间 以色列 哈马斯 斡旋方

4 月 1 日 ～ 4

月 8 日

以色列声称在满足自身要求后，愿与

哈马斯进行合作

先是拒绝，后又称已做好谈

判准备
/

4 月 9 日 ～ 4

月 15 日

在中间方的斡旋下进行非直接谈判，

达成第一阶段协议

以“叛国罪”逮捕与以色列进

行视频会议的巴公民

埃及、

俄罗斯

4 月 16 日 ～

4 月 23 日

承认与哈马斯就囚犯交换展开对话，

并对经谈判达成协议表示乐观; 逮捕

恐怖 分 子; 停 止 在 加 沙 地 带 进 行

COVID-19 的检测

暗示进行直接谈判 /

4 月 24 日 ～

4 月 30 日
达成协议势头增强 声称将达成协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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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a-month-1．8923200，登录时间: 2020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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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mes of Israel， June 17，2020，https: / /www． timesofisrael． com / israel-says-it-thwarted-hamas-
attempt-to-smuggle-weapons-from-sinai /，登录时间: 2020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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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以色列 哈马斯 斡旋方

5 月 1 日 ～ 5

月 7 日

加沙火箭弹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军队

报复; 以色列国防部长声称“不能释放

杀人犯”; 以色列高规格的安全内阁就

囚犯互换展开讨论

否认与以色列达成协议的报

道
/

5 月 8 日 ～ 5

月 14 日

以色列公民因向哈马斯有关的中间人

出售可用于武器制造的金属而被捕
双方谈判有所进展

埃及、

瑞士、

德国

5 月 15 日 ～

6 月 12 日
/

呼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施加

压力，促使其释放在押巴儿

童; 呼吁巴民众继续斗争、反

对以色列吞并西岸

/

6 月 13 日 ～

6 月 17 日

就改善巴囚犯的生活条件达成协议;

以色列 小 镇 发 现 带 有 爆 炸 装 置 的 气

球; 同意卡塔尔向加沙转移 5000 万美

元; 以色列军队发射火箭弹袭击加沙;

声称捕获哈马斯走私船

加沙抗议或将重启
联合国、

卡塔尔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Haaretz、Hamas．ps、The Times of Israel、Egypt Independent 报道整理而成。

( 二) 哈马斯以政权稳定为先的抗疫合作

哈马斯方面认为，以色列长期封锁加沙，因此以色列需要承担新冠肺炎在加

沙大流行的责任。以色列若想交换被俘的以方士兵，就需要彼此围绕囚犯交换

达成协议，但哈马斯方面并不会通过人道主义救助方式释放以色列俘虏。显然，

哈马斯的目标是迫使以色列放弃对加沙的封锁。而以色列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

能放弃对加沙的占领。哈马斯在核心目标实现无望后，转而寻求较小的、可能达

成的短期迫切目标。即便现今哈马斯所控制的加沙地带确诊新冠肺炎的人数不

是很多，但仅有的呼吸机和极度匮乏的医疗设施使得新冠肺炎疫情一旦在加沙

流行，就会立刻失去控制。① 哈马斯自知无力控制加沙的疫情，故寻求外部救援，

但又由于受制于以色列的长期封锁，外部救援无法顺利到达加沙，这就迫使哈马

斯不得不与以色列和谈。
哈马斯还要求以色列释放所监禁的巴勒斯坦人。据估计，以色列方面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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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Osama Al-Sharif，“Virus Crisis Pushes Hamas to Seek Deal with Israel，”Arab News，April 21，

2020，https: / /www．arabnews．com /node /1662736，登录时间: 202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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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5，000 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① 哈马斯声称与以色列的第一阶

段谈判已经确定了需要释放的巴勒斯坦人，其中多为老、弱、病人，但以色列至今

未对此事发声。再者，哈马斯与法塔赫就巴勒斯坦国建国方案、是否承认以色列

以及巴以和平进程等方面长期存在矛盾。② 哈马斯在与法塔赫纷争的同时，不得

不面对新冠肺炎的暴发，这易造成哈马斯统治的根基不稳，遂使哈马斯寻求通过

开展与以色列的抗疫合作，从而保证所控制加沙地带的政治稳定。
( 三) 以色列以博得执政资本为导向的抗疫合作

首先，以色列与哈马斯进行合作谈判的最直接原因在于希望哈马斯释放两

名于 2014 年加沙战争中被哈马斯俘获的以色列士兵。而以色列惧怕的是加沙地

带泛滥的疫情会波及以色列境内，同时也不希望此时哈马斯真正崩溃，因为哈马

斯倒台的后果可能导致加沙陷入比索马里还混乱的局面。③

其次，与哈马斯合作也可以使以色列在国际事务中占据道德制高点。联合

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姆拉德诺夫( Nickolay Mladenov) 在 2020 年 3 月 26 日

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就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展开合作表示赞扬。④ 如果与哈马斯

也能顺利展开合作，无疑会改变以色列“占领者”的形象，也会帮助以色列占据道

德高地。当巴勒斯坦当局因以色列的“吞并计划”而阻止巴勒斯坦病人前往以色

列就医时，在加沙的以色列国防部协调专员表示，以色列方面允许当地人离开加

沙前往以色列接受挽救生命的治疗。⑤

再次，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与蓝白党领导人本尼·甘茨

( Benjamin Gantz) 于 3 月 20 日成功组阁。利库德与蓝白党之间达成的政治协议

涉及抗疫的主要内容是联合政府前 6 个月为“全国紧急政府”，其工作内容是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重构后新内阁部长职位由蓝白党、工党领导人与利库德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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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is Abu Samra，“COVID-19: Palestinian Tested Positive 1 Day After Freed from Israel，”
Anadolu Agency，April 1，2020，https: / /www． aa． com． tr /en / latest-on-coronavirus-outbreak /covid-19-
palestinian-tested-positive-1-day-after-freed-from-israel /1788063，登录时间: 202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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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解放组织的关系为例》，载《西亚非洲》2013 年第 2 期，第 56－68 页。
Amir Baram，“The Gaza Effect，”Defense Studies，Vol． 11，No． 1，2011，p． 84．
《联合国特使赞扬巴以双方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联合国，2020 年 3 月 28 日，https: / /

news．un．org /zh /story /2020 /03 /1053712，登录时间: 2020 年 4 月 21 日。
Jack Khoury，“For Some Palestinians，Cutting Off Cooperation with Israel Means No Medical

Treatment，” Haaretz， June 9， 2020， https: / /www． haaretz． com /middle-east-news /
palestinians / ．premium-cooperation-cutoff-leaves-hundreds-of-palestinians-with-no-medical-treatment-1．8-
906090，登录时间: 2020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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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营均分。① 但是，联合政府内部彼此依旧缺乏互信，未来新政府内部无疑将继

续存在固有的结构性缺陷，因此政府稳定性及前景仍然存在变数。② 一直以来，

内塔尼亚胡因腐败问题而深陷刑责调查困扰和舆论漩涡，所以如果借助疫情的

契机，与哈马斯成功谈判，这势必会增加内塔尼亚胡的政治资本。
最后，内塔尼亚胡再次上台之后反复强调将在 2020 年 7 月 1 日开始推进对

约旦河谷和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实施主权的计划。在此背景下，以色列与

巴解组织以及哈马斯之间的敌对状态将会加剧。当然，以色列方面的吞并计划

在高调外宣和实际实施之间也存在较大调整空间。6 月 30 日，内塔尼亚胡就表

示吞并计划不可能按照原定时间顺利展开，而会分阶段进行。涉及主权的长期

国际政治争议往往受到内政、大国外交、地区安全等因素的牵制，并不是单一政

客或某一届政府就能单方面迅速解决的。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抗疫合作在某种程

度上是对巴勒斯坦人的一种安抚。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或许无法也没有能力针对

以色列的吞并而发起第三次巴勒斯坦大起义( 因提法达) ，但哈马斯受制于不断

恶化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却有可能开展新一轮的冲突，而置抗疫合作于不顾。
( 四) 不得已的卫生合作?

以色列释放出善意的“信号”，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帮助了加沙地区抗击疫

情。以色列国防部协调专员卡米尔·阿布·罗孔( Kamil Abu Ｒokon) 表示，以色

列在 3 月 13 日通过埃雷兹通道送给加沙 200 个新冠肺炎检测试剂盒，此举是为

了阻止新冠病毒在加沙地带的扩散。他说:“病毒和疾病无国界”，“阻止加沙地

带和西岸新冠病毒的暴发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因其可能危害以色列人民的健

康”。③ 4 月 15 日，以色列国防军从加沙地带一次性转移了 50 份测试样本到特里

夫林的军事实验室，该实验室还对怀疑感染新冠病毒的士兵进行了测试。以色

列国防军发言人声称，此举是为了帮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加沙人民阻碍病毒

的传播。④ 但由于在冲突双方中，信任需要彼此在反复良性互动中建立，所以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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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基于以往的对抗历史而对以色列释放的“信号”的真实用意仍存疑虑。
对于哈马斯来说，以色列用反恐手段追踪人员流动轨迹的防疫举措，对于生

存处境每况愈下的哈马斯也是一种新的挑战。而对于以色列尤其是内塔尼亚胡

来说，与哈马斯就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的交易可能使得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陷入

窘境。阿巴斯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波及以色列之时就宣布与以色列进行合作，但

阿巴斯多年以来关注的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如果

以色列与哈马斯就交换俘虏达成协议，对法塔赫的号召力而言无疑是沉重打击。

四、抗疫互信及合作拓展的信号

尼古拉斯·惠勒( Nicholas J． Wheeler) 认为，敌人之间要想建立信任需要具

备下述五个方面的条件: 一是“飞跃”，即在冲突局势中，国家领导人勇敢地单方

面发出信任信号，表明其领导的国家行动会出于和平目的; 二是“渐进主义”，即

将建立信任视为两个国家之间的逐步互动过程，要保证信任信号的释放和接收

情况大致符合预期。长久来看，通过逐渐拓展的互惠合作，有助于改变各自对对

方信任的看法; 三是“身份”，即通过于精英和社会层面上增加新的共享身份认

同，从而在两个敌人之间建立信任; 四是“个人”，即两个敌人之间的信任建立取

决于特定国家领导人的性情和信念; 五是“人际关系”，即通过决策者之间建立信

任促成原本敌对的国家之间建立新的良性直接互动。①

哈马斯与以色列满足了上述部分条件，互信合作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建立。
首先，以色列国防部长贝内特主动“飞跃”，寻求与哈马斯进行合作，即使在被拒

绝后，哈马斯领导人又重新表达了合作意愿，这就体现了双方是“出于和平的目

的”。其次，双方经过反复博弈，初步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合作计划，体现了互惠合

作有助于逐步建立彼此的信任。再次，双方官员均承认彼此正在和谈，也都对和

谈前景表示乐观，可以被视为精英和社会上层增加了新的共享身份。最后，哈马

斯领导人释放了想要直接对话的信号，内塔尼亚胡认同与哈马斯在加沙开展抗

疫合作的必要性，但现在双方仍处于第三方的斡旋谈判中，所以双方的合作前景

仍难言明朗。
2020 年 4 月 11 日，以色列团队已在加沙对数十名医生、护士和医务人员进

行了技术培训，以治疗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来自拉马特甘的舍巴医疗中心

( Sheba Medical Center) 的一个小组为来自埃雷兹过境点的加沙约 20 名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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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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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为时数小时的培训。同时，一个医疗团体被允许离开加沙，前往阿什克隆

的巴尔齐莱医疗中心( Barzilai Medical Center) 接受培训，巴以双方的医务人员一

起举行了电话会议。巴勒斯坦卫生部顾问法特西·阿布·瓦尔达( Fathi Abu
Warda) 声称，该部与来自加沙和杰里科的各 10 名医生与以色列医生举行了会

议，以制定应对和防止新冠病毒传播的医疗措施。但他很惊讶于又有其他的来

自哈马斯所控加沙的医护团队来以色列参与培训，这些团队从未与拉马拉( 巴民

族权力机构所在地) 进行沟通报备。而加沙政府也将检测样本送去以色列进行

检测而非通过拉马拉。根据国际协议，以色列方面有义务满足加沙的卫生和人

道主义需求，但政府不愿宣传与以色列之间存在关系。有分析人士认为，此事代

表着加沙政府似乎在与以色列方面的关系中利用疫情危机进行试探，以此了解

以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加沙与以色列之间的直接人道主义交流。① 而此前

双方都倾向于用非直接手段来处理政治问题。
以色列在医疗科技上有着极大的优势，而巴勒斯坦已经在改造呼吸机上有

了重大的突破。② 疫情的持续加重使得呼吸机供不应求，巴以双方可以在呼吸机

改造上进行合作，从而通过大规模生产来拯救更多的生命。哈马斯当局也正在

谨慎地保持大多数企业的运转，其中巴哈( Bahaa) 服装公司曾在三周内为以色列

市场生产了三百万个口罩。而另一家公司联友 2，000( Unipal 2000) 每天生产 15
万件防护产品。两家公司的老板都不愿谈论政治，而是声称根据人道主义需要

与以色列客户进行合作。③ 哈马斯所控加沙的工厂收到了不少来自以色列的订

单，因此可以推测双方今后或在涉及民生的生产领域达成一定的合作。以色列

经济与巴勒斯坦经济关系密切，巴勒斯坦是以色列重要的劳动力来源，是以色列

商品的重要市场，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特别是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的经济封

锁，使巴勒斯坦工人无法在以色列就业，巴勒斯坦经济濒临崩溃，也间接影响到

以色列经济的发展。④ 在疫情严峻之时，加沙的工厂开足马力生产来满足以色列

的要求，使得本就十分脆弱且受新冠疫情所冲击的加沙经济得以恢复，不仅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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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色列医疗卫生用品的需求，更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以色列恢复经济。
格鲁吉亚裔以色列亿万富翁迈克尔·米里拉什维利( Michael Mirilashvili) 希

望交付数百台发电机，用以生产饮用水来帮助加沙解决缺水难题。其公司已经

向加沙的一所医院送去设备，帮助该医院生产可用的纯净水。迈克尔在接受相

关采访时声称:“加沙是我们的邻居，当看到当地人严重缺少水资源的生活是一

种遗憾。”①对此，哈马斯官员巴萨姆·纳伊姆( Bassem Naim) 表示欢迎，并认为与

以色列就事关加沙人民生活水平的人道主义援助开展合作是十分正常的。他同

时指出，“双方应就水、电资源供应进行谈判，因为这些领域无关于政治。”②

2020 年 5 月 10 日，以色列证实将会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提供 8 亿谢克

尔( 约合 2．3 亿美元) 来帮助其度过疫情难关。据悉，这笔援助的主要来源为以色

列代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所征收税款的预付款。即使以色列认为援助加沙的义务

在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而非以色列，但以色列仍正在与各种国际组织和外

国非政府组织进行协调，以便将援助物资转运到加沙。转运的援助物资包括 500
件防护服、585，000 副手套、500 副护目镜、107，950 幅口罩、两吨消毒剂、1，184 个

试剂盒、10 箱其他医疗设备、20 顶用于战地医院的帐篷以及一些发电机。③

正如以色列多位专家和记者呼吁以色列应该帮助加沙进行抗疫时所述，“在

哈马斯无力保护加沙民众的健康时，以色列需要承担起责任”④，“在面对共同敌

人时应进行合作”⑤。种种迹象表明，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在面对疫情威胁时，可

以开展一定的合作。即使双方不愿四处宣扬已经进行的人道主义援助，但外界

也看到了以色列与哈马斯为改善民生而进行正式合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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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有学者认为，只有行为体真正表达出和平的意愿时，敌人才有机会变为朋

友。① 长期和有效的双边合作需要和平环境下的互信。加沙地带的疫情持续发

酵会不断为以色列和哈马斯展开疫情防控合作带来新的难题。在共同的卫生安

全威胁面前，毗邻的政治行为体只有联合抗疫才能彻底防止疫情继续扩散，避免

疫情反复。想要建立有效合作，就需要双方在守信、减少战乱、促进经济等方面

构建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在理想状态下，在当前传染病毒肆虐之时，哈马斯和

以色列只有共同抛弃旧有的冲突印象，坦诚地发出善意的信号，并在收到信号时

积极反馈，双方才能建立信任，合作也才可以真正达成。
应该承认，历史和既有现实显示，在长期冲突式关系结构内，突发的新兴公

共卫生危机有助于产生一些应对共同威胁的合作，但未必能使双方彻底放下固

有的紧张关系。从互信理论的视角来看，受制于根深蒂固的冲突印象、业已形成

的“敌人”形象以及行为体双方无法确定对方真实意愿等因素时，新兴的公共卫

生危机甚至可能会成为新一轮冲突的催化剂。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哈马斯和以

色列不能够达成抗疫合作，那么以色列对加沙的持续封锁加上哈马斯所控加沙

的恶劣卫生条件，必然使新冠肺炎疫情在加沙严重化。加沙地带的疫情一旦失

控，对于哈马斯的统治以及以色列国内疫情防控都构成严峻挑战。在当前全球

新冠疫情持续蔓延的背景下，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能否达成机制性抗疫合作，达

成之后能否延续拓展到其他领域，仍有待追踪观察。

( 责任编辑: 李 意 责任校对: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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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harles Kupchan，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 The Sources of Stable Peac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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